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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人世间

我住在莱州市文化东
路 718 号嘉乐苑小区。这
个小区原是种子公司的地
块，后来建成五栋楼房的住
宅小区，我住一号楼。

五号楼底楼前户有个
小院，底楼中部有一王姓和
孙姓老夫老妻，二人身体健
康，性格开朗，喜欢交友，
故而他家门前常聚集一群
老年人聊天。这帮老人中
有男有女，有退休干部职
工，有家属也有行动不便老
人的护工，还有从农村来儿
女家养老的。我也乐得参
与其中。

这帮老人中，有的人耳
朵灵，眼睛明；有的人耳朵
聋戴着助听器；有的人视力
差，看人看物模糊；有的人
腿脚还行能自由活动；有的
人腿脚不灵，坐着电动轮
椅；有的人能自主活动晚上
还去跳广场舞；有的人需要
护工陪伴照顾。尽管有这
样那样的缺陷和不便，却阻
挡不住大家每天在王家门
口聚会。有的人上下午都
来，有的人只是下午来。

这里自然条件也有利，
有两棵法桐树，能遮太阳。
特别是西头一户人家门前
有一棵紫藤，树枝爬满了棚
架，能罩出大片阴凉。春天
开出一穗穗紫花，景色美，
花儿香。这里真是一处人
们聚集聊天的好去处。

在这堆人中有三位耳
朵聋者，基本上很少说话。
不过当话题说到了他们的
经历时，也会很有兴趣地说
不少话。谈话内容没有定
数，古今中外，山南海北，
民间故事，亲身经历等。

孙大娘是称职的主角，
每次聚会，她总是有很多话
题。她是烈士子女，家是郭
家店村，读初中时要步行上
百里路到掖县三中（湾头中
学）去 上 学 ，没 有 正 经 大
道，尽是些崎岖不平的蜿蜒
小路。她说：“有一脚不踩
着石头，那就是好道了。”
路上还自带开水和干粮，
要吃一顿饭，每次脚上都
要磨起泡来。后来她农校
（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在诸
城县某公社农技站当技术
员。结了婚，生了孩子，把
孩子绑在窗棂子上，也要
跟公社领导下乡调研。有
时在田间察看虫情，教社
员喷洒农药；有时测产量，
报估产，风里来，雨里去。
孩子上学后，中午不能回家
吃饭，只得到同学家吃，两
个孩子都吃过百家饭。有
人只看见她现在如何幸福，
却不知道她当年受的累、吃

的苦。
四号楼王大娘是这堆

人中的长者，94 岁了，耳不
聋，眼不花，记忆力强，精
神头足。她长期住在农村，
现在住儿子家享清福。她
常讲抗日战争的事，有时还
唱起老歌谣。如《儿童团
歌》：“月儿弯弯，星光闪
闪，我们都是儿童团员。站
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
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
枪刀，打得鬼子无处逃。”
《参军光荣》：“八路军来独
立营，骑着马儿披着红，你
说 光 荣 不 光 荣 。”老 话 重
提，旧景重现，众人都夸这
位老太太记性好，不简单。

我也是这堆人中谈话
的主角。开始讲一些记忆
中的故事和笑话，没什么讲
了就托亲戚在书店买了一
本《笑林广记》。孰料那本
书徒有虚名，内容不怎么健
康，根本用不上。没办法，
我就讲四大名著中的某些
片段。譬如：“刘备借荆州
光借不还”“刘备招亲弄假
成真”“刘备摔孩子收买人
心”“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
一 个 愿 挨 ”等 等 ，还 讲 过

“关羽与曹操”“杨家将与
潘仁美”“岳飞与秦桧”等
历史故事。后来，讲抗战故
事，讲日寇“火烧朱盘沟”

“火烧车栾庄”等罪行，还
讲过“粉子山战役”以及国
民党还乡团屠杀我军属、党
员、贫下中农等的罪行。没
什么讲了，就发动大家动脑
筋猜谜语。这个办法好，大
家都来了积极性。有位季
大妈出了几则谜语，还真难
住我。如：“十一、十一、廿
一 ，中 字 下 面 带 一 笔（谜
底：鞋）”“远看一座楼，近
看没有头，嘴里喷黄沙，肚
子里滚绣球，屁股拉秕糠，
不 停 地 转 悠 悠（谜 底 ：风
车）”。

老人堆都是老有所养、
老有所居、老有所愿、老有
所乐的人。讲的都是经历
过的老历史、老故事。你别
小看这些老话题，它把大家
带回那段难忘的历史、痛苦
的遭遇、光荣的奉献，从而
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就像戏
曲中的佘太君、穆桂英那
样，真想再回到老本行，挽
起袖子大干一场，获得感、
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也
讲电视里看到的，报纸上报
道的，手机里刷到的新消
息、新故事、新成就，人人
都有安全感、自豪感。愿天
下的老人们都能天天快乐、
健康长寿！

壬寅秋讯传来，家乡重
拾了那个响当当的名字——
稷下，更让人期待的是，稷
下学宫遗址考古，已成为业
内近五年来重大的考古学
术突破。

煌煌稷下学宫，战国时
百家争鸣的圣地，其遗址在
2021 年初春被国家考古权
威认定，就在我家老宅百米
之外！繁茂的庄稼地下，那
些沉睡了千年的柱础、陶片，
仿佛应和着海德格尔的低
语，挣脱了被湮没多年的桎
梏，重新“诗意地栖居”在家
乡的土地上。

这消息像一枚投入心湖
的石子，漾开的涟漪振奋着家
乡的每一位亲人，也包括在异
乡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我。
而真正将稷下学宫与我相关
联的，却是去年深秋的同学聚
会，那个让我真正“见识了冰
块”的下午。

人过耳顺之年，能够相
聚者已属稀有，八个人的寥
落更见情谊的珍重。席间一
把空椅突兀，老班长朗声宣
布：“老郑说了，今天他必须
来，就是稍微迟到一会儿。”
果然，开场半个时辰后，一个
长臂高个的汉子裹挟着风尘
撞了进来。褪色泛白的工装
上沾着些泥屑，破损的帽檐
上浸着半圈枯竭的汗渍，帽
檐下凌乱的白发有些稀疏。
岁月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刻画
出道道坎坎，唯有那双眼睛
深邃明亮依旧。这便是老
郑，当年那个校园里敢与我
抢“地盘”的发小，敢于骑在
校门口那对石狮背上，对着
老师叫板的“叛逆”少年。

在众人的嗔怪声中，他
拽着我来了一个深深的拥
抱，又端起酒杯主动自罚三
杯，随之大家的话题因他出
现，意外引向了少有关注的
稷下学宫遗址。邻座的英子
悄声告诉我：“老郑也是命运
多舛，高中辍学就接班了，在
咱们县磷肥厂做了装卸工。
不到半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辞了职，说是去了大西北某
个县城考古队做临时工，三
年后他才转正进了县属的考
古队。到了九十年代，考古
队不景气队伍就地解散，手
捧‘铁饭碗’的他没犹豫，以
侍奉老母亲为由提前退休还
乡了。儿女双全的他却混得
像个孤家寡人，谜一样的缘
由谁也没多问，因为他对好
事者向来是嗤之以鼻。他的
兴趣和笑脸都泡在考古堆
里，手捧一杯茶嘴叼一支烟，
满脑子都是对考古这事的心

思，犹如夏夜水沟渠里的蚊
子，执着地滋生了一波又一
波。他也就是和咱们这些老
同学相聚时，才肯抖落抖落
那些属于他的陈年旧事。”

当老班长问及考古队的
新鲜事时，老郑先是来了句：

“规矩在此，不可多说，更不
能乱说。”片刻后，才说：“稷
下学宫的遗址确认倒是有了
新发现。”于是，从刘向《别
录》到晏谟《齐地记》，说明西
关城门与稷下学宫的关联。
见在座的人一脸茫然，他自
嘲地咧嘴一笑，操着乡音换
了个说法：“咱们省里的考古
院，前几年把小城西门外摸
了个遍，最后敲定了稷下学
宫遗址的归属，就在咱们小
徐村西，黉大路的两旁，紧挨
着西城墙根儿……东西二百
二，南北一百九，四万平方
米，方方正正一大块宝地！”
他挥着手特别强调：“小城西
门就是咱们上学路过的西关
阁子。”

说起“西关阁”，也就是
故乡人常挂在嘴边的西关阁
子，在我记忆里是两层高的
石砌楼阁，在阁门正中心的
明镜石上，“西关”两个大字
苍劲俊美。最难忘的是那幽
深的城门洞子，夏日里任它
外面骄阳似火，洞内总是有

“穿堂风”嗖嗖吹过，带着泥
土和石头的清凉沁入肺腑。
那是我们童年上学路上的天
堂，追逐嬉闹的欢笑仿佛还
镶嵌在斑驳的石砖缝里。然
而，特殊的年代“西关阁”也
未能幸免，只留下“半城烟雨
半城沙”的苍凉。

筵席散尽，我缠着老郑
问个不停。他皱着眉头捶着
后腰说：“走，咱俩去工地瞅
瞅。”这正遂我愿。我俩走在
宽敞的黉大路上，当年泥泞
道路已成通衢大道。时空恍
惚，记忆的碎片在路边杂货
铺、油条摊、老榆树的坐标上
拼凑连接着。黉大路旁，当
年笔直喧哗的两排白杨早已
不见了踪影。路南侧的那片
庄稼地已被规整、开掘，搭起
硕大工棚成了考古重地，那
就是正在呼吸露脸的“稷下
学宫”；其北侧便是我家祖上
的 老 宅 ，世 代 繁 衍 烟 火 依
旧。忽然，我想起了顾城的
那句诗：“没有门，没有窗，我
拿 把 旧 钥 匙 ，敲 着 厚 厚 的
墙。”此刻，我所能敲击的，可
是稷下学宫沉睡千年的遗
迹，还有记忆里“西关阁子”
冰冷的基石。

工地围栏外，老郑指着
那片忙碌的人群方阵，歉意

地说：“规矩在此，无法靠近，
只可远观。”这会儿，他站立
的位置目光所及之处，正是
沉睡千年正在苏醒的稷下学
宫（黉大路北也已开始考古
挖掘）。他弹落工作服上的
尘土，望着工地上人们躬身
劳碌的身影，声音慢慢沉了
下来：“考古这活儿，苦。寒
天冻指，暑日蒸油，人被钉在
那个小方格里，挖出的土质
分门别类、包装入袋，色、质、
有啥包裹物，都得详细记录、
填存……周而复始，十几年
如一日。忙活半天，腰和腿
就都不属于自己了。”他顿了
顿，目光投向天边，夕阳正炽
烈地沉坠，西天烧成片厚重
的殷红色。那红光也镀亮了
老郑的身影，他的语调忽然
变得悠远，带着一丝不易察
觉的惬意和满足：“一天熬下
来，就贪图这刻‘夕阳红’。
到了晚霞裹身，暖洋洋的，浑
身舒坦……有时眯瞪着眼，耳
边恍惚就有了稷下学宫的动
静了：孟子雄辩，荀子论道，
邹衍谈天，慎到说法……”他
轻叹一声，笑意里掺了些苦
涩，“ 我 也 老 啦 ，身 子 骨 锈
了 ，‘ 发 动 机 ’也 不 好 使 唤
了，哪天突然‘撂挑子’倒下
了，我也能撒手闭眼了。只
是这地下的、地上的记忆里
有说不完的故事。”末了，他
竟不成调地哼起来“最美不
过夕阳红……”

我心头为之一振。这人
活得竟无半分怨艾？是何等
丰饶坚韧的心境，才能将这
般岁月酿成“温馨又从容”的
晚照？他抬腕看了看手表：

“到点了，该交班了，我得去
值班了。”笑声依旧爽朗，说
着与我告别，转身朝着那轮
硕大的落日走去。

西天如血，他的背影被
无限拉长，仿佛踏过“西关
阁”那道无形的门槛，最终融
进那片浓烈的殷红色里，仿
佛也成了一尊移动的、沉默
的塑像，走向属于他的那片
尚未完全苏醒的世界。

后来的日子里，经常收
到老郑传来的考古讯息。灯
下细读，当稷下学宫的数据
与历史在脑海中逐渐清晰，
一连串问号化为那些惊叹
号的瞬间，心中对老郑的敬
意沛然莫御。“平心尝世味，
含笑看人生。”纵有坎坷如
石上深痕，他却以异乎寻常
的执着与沉静，守护着地下
与地上的石头，也守护着城
门 洞 中 那 缕 消 失 的 清 风
—— 那 是 时 间 罅 隙 里 不 灭
的星火。


